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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她是一束椰林中绽放的
丁香花。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被她
身上释放出来的特殊“香气”所吸引，
这香气纯净而清爽，给人一种难以言
状的亲近感。

某工程指挥部领导这样评价她，很
能干，预算算得非常精准。如果这样评
价一个男孩子，我并不意外，但要知道，
这是在说一个女子，这就不能不让我对
她刮目相看，更让我有点急不可耐地想
见到她。

那天上午，我在该工程指挥部办公
室里见到了她。圆脸庞，中等个，镜片
后面的瞳仁格外清澈，脸上绽放着笑
容，像窗外一缕阳光，让人感到暖暖的，
一下就拉近了我和她的距离。

她很爽快地自我介绍说：她是丁
斓。她的名字本来是兰州的兰。母亲
生下她后，写信给父亲，地址上写着“兰
州市××信箱”，便灵机一动，告诉父
亲，孩子小名就叫“兰兰”吧。那时，母
亲还没去父亲部队探过亲，哪里知道通
信地址和父亲当兵的地方相差十万八
千里。她的乳名，就这样被母亲注入了
对父亲浓浓的牵挂和思念。后来，快到
上学时，当语文老师的母亲又希望她的
人生多一点色彩，便将“兰”改为“斓”。

丁斓眼睛看着远方，说后来母亲带
着她去找父亲，便随军了。她的童年是
在“东风”度过的。

她又笑道：大学毕业前，刚好“神舟
一号”发射成功，她隐约感觉内心深处有
什么被触动了，是什么？她还不清楚，直
到毕业找工作时，才明白自己想做个“东
风人”。之前父亲逼她考军校，她都没答
应，这 180度转弯，着实把父亲惊呆了！
丁斓哈哈地笑起来，脸上挂着一丝顽皮。

丁斓说，当她的双脚亲吻久别的戈

壁滩时，风沙、荒凉扑面而来，这些旁人眼
中的艰苦，带给她的却是久违的亲切感。

丁斓说话干脆又坦诚，她说她接受
第一次“考验”时，心里很忐忑。工作三
年后，有一天，领导突然交待任务，明确
地告诉她说：这是一个新营区，你的任
务就是把标底算准确，不然这个标就招
“飞”了，明白吗？

一个学建筑工程的，哪里会不明
白，她当然回答：明白。

走出领导的办公室，丁斓才感觉到
头顶上的压力，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
标弄飞了怎么向领导交待？再说，自己
真正的专业不是预算呀！她心里慌了，
使劲地拍脑门，强硬地对自己说：领导
这么信任你，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
你能说干不了吗？干，无论如何都得
干，还必须干好！

不用多说，她完成得非常出色，但
她又快人快语地说，那次快把她累瘫
了。不过，还没等她缓过劲儿来，领导
又交给她第二个任务：精装修工程。这
工程不仅复杂，还是块硬骨头。之前曾
交给几个人，都担心干不好，没敢接。
领导把她找去说：这件事还是你来干！

停顿了一会儿，丁斓表情严肃起
来，说这事把丈夫吓一大跳，丈夫说你
这胆子也太大了！

丁斓眉头拧了一下，说：“领导交给
的任务，我能推脱不干吗？再说，我也
试试自己潜力有多大！”

其实，后面这句话是领导说的。丁
斓这样告诉我。就是领导这句话，给了
她很大的勇气。她一定要把这块硬骨
头啃下来！丁斓说，现在可以公开了，
这个精装工程，就是航天员上天前休息
用的鼎鼎大名的“问天阁”。

这项工程，当时难就难在当地没有
精装修可供参考。两个月的时间，几乎
不分白昼黑夜，丁斓连做梦都在计算。
一个崭新的计算器，上面的键面被手指
敲打得凹了进去，字母生生磨得看不见
了。任务完成，她还得了中老年慢性
病：肩周炎。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两

个任务，让我得到了锻炼，积攒下许多
宝贵的经验，我现在很多算法都是那时
候用过的。到今天我才明白，以前吃过

的苦，都不会白吃，你迟早会发现它是
生命的一份馈赠。海南航天发射场上
马时，需要工程预算方面的人才。我得
知这一消息，立马报了名。领导不高兴
了，问：你非要去吗？这个地方留不住
你？我跟领导说了实话，我想去，因为
搞工程的人，能赶上一个新发射场建
设，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实在不能不
动心。领导想了想，答应了，还对人家
说，这个人不是我们不想要，而是实在
留不住。她很能干，不比任何一个小伙
子差！”

说到这儿，丁斓又“嘿嘿”一笑：其
实，自己没多能干，只是工作还比较
努力。

那年底，丁斓从寒冷又荒凉的大戈
壁滩，忽然来到温暖如春、满目碧绿的
海南，简直换了个世界一样，眼睛都不
够用了，真想好好玩上几天。可发射场
建设进入倒计时，有 20来个项目一起上
马，全面推进，光是图纸就堆了大半个
屋子。领导要求几个月内必须把所有
的工作做完。领导的要求下达后，所有
的人都瞪大眼睛，说这不可能，单从时
间上算，这么大的工作量，就是每个人
再长出一双手都来不及。

这时，工程处长还给丁斓额外加了
一个压力，他推荐丁斓去北京做标书。
丁斓说，处长的信任，让她无法拒绝。

她用手轻轻捋了一下头发，说自己
是个喜欢挑战自己的人，坚信只要努
力，没有挑不起的担子。

讲到这儿，丁斓长长喘了口气，才接
着说：“在北京，待了三个月。从各单位
抽调了十几个人，由我牵头。他们的年
龄都比我大，工作经验也比我丰富，说真
的，让我负责也挺难为我的。带领十几
个人一起干，不仅要给他们分活，还要操
心活干得怎么样，这种压力只有自己心
里清楚。在这些日子里，我晚上没睡过
一个囫囵觉，经常半夜半夜地失眠，满脑
子都是数字跳来跳去。北京那么多好玩
的地方，根本挤不出时间出去玩，时间都
是以分秒计算。三个月熬下来，觉得自
己一下老了好几岁。”丁斓笑了笑，拍了
拍自己的脸，又笑道：“这个付出还是很
值当的，毕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我
们整个团队人人都很出色，铆足了劲，按

计划干完了所有要干的活，不是自吹，我
们每件活干得都很漂亮。”

丁斓是个爱笑的女人，她感知幸福
的能力很强，她总认为大家都对她特别
好：“调到文昌后，还没去过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有一次，去西昌评职称。那边
没有一个熟人，可我到了那里，他们一看
见我的胸牌，说你就是丁斓呀！然后，电
脑及相关文件全都给我准备好了，我心
里那种感动、温暖，很难用语言表述。你
想，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却对我这么
好。你说，我是不是个幸运的人！”

在工程指挥部人们的眼里，丁斓还
是个可爱的小女子，大家给她取了很多
绰号：什么丁爷，什么表姐。叫她“丁
爷”，大概觉得她做人挺像爷们，性格耿
直、爽快吧。有一段时间，她表格做得
太多，他们又亲切唤她：表姐。

说到家庭，丁斓的语气温柔起来：她
调到文昌发射场，丈夫开始不同意。他
觉得他们的基础都打在这边，去了又得
从头开始。但丈夫哪里挡得住她的决
心，只好妥协，跟她走啦。说到这里，她
露出幸福的微笑。其实，他们俩还有一
个大计划，但随着丁斓调动暂时搁浅。

在我采访丁斓的那一天，她从手机
里翻出照片给我看：一个胖乎乎的小宝
宝，当妈的脸上绽放出无比知足又幸福
的微笑。丁斓开心地告诉我，8月 6日，
皮皮刚好一周岁。说完这句话，她嘴角
向上弯了很久很久。也就是说，为了参
与文昌发射场的建设，丁斓把生孩子的
计划，一延再延，一拖再拖，一直熬到 37
岁，变成一个高龄产妇，才开始实施“造
人”工程。即使怀孕了，丁斓挺着一个
“大世界”，还在做工程结算。直到要生
的前两天，这位准妈妈才住进医院，准
备迎接宝贝儿子的降生。

丁斓参加的工程项目获得国家鲁
班奖的就有 3个，国家优质工程奖有 1
个，国家科技奖有 1个。我知道她个人
也获得了不少奖项，问起这些，她站起
来，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呵呵”一笑
说：“这些都过去了，将来无论走到哪里
我会很努力去工作，只有工作着，才能
感到快乐。”

是的，虽然丁香花蕊很小，一旦绽
放，却香气浓郁，芬芳无比！

芬芳的丁香花
■王秋燕

当终于瞥到穿着军大衣的爸爸在月
台守候，她轻盈如童年的自己，踮着跳
着，浑似脚不着地般直扑爸爸怀里，在他
脸颊甜甜一吻。这个吻，就像小时候爸
爸亲她，是暖暖的疼惜、深深的爱。她不
知道，这是不是一次循环。

火车的一个刹车，惊醒了她的梦。遽
然醒来的她，眼神恍然飘落在车窗外的月
台，仿佛捡拾着梦的碎片、记忆的印痕、梦
乡的主人公。终究，没有找到爸爸。

她暗暗惊罕，自己的思念会辗转成
梦里那欣然一吻——她现实中从未这样
做过，忽而心里卷叠起愧疚的涟漪。她
长大后，渐渐疏于向爸爸表达爱，入伍后
紧张的训练生活，似乎让她遗忘了爸爸。

她揉揉惺忪的眼皮，不知道这趟车
还要行驶多远。她乘着跋涉山水的绿皮
车，往返于南北无数人的故乡，包括她和
爸爸的故乡。今年春运，正遇上她所在
连队集体出任务，她告知爸爸没法团聚
了。电话中，爸爸静默半晌，忽而语带惊
喜地说，咱爷俩有机会团聚哩——火车
路过家乡时，他候着，透过车窗，就算几
分钟，也是团聚！

所以，车上的她开始盼着，哦，下一
站就是家乡了。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相似。
小时候，听说执行任务的爸爸所坐

列车路过家乡，妈妈领着她在月台，等
啊，等啊，为能看上他两眼。现在，换爸
爸在月台上等她，也只为匆匆一瞥。

她坐的这趟列车，爸爸当兵时就坐
过。她想象着，当时身穿军装的爸爸是
怎样在车厢中端坐，偏又按捺不住见她
娘俩的激动。这份心绪在延续，如今换
她激动不已了。

各种年味儿洋溢在长长的车厢，有
父女在玩石头剪刀布，抑或依偎着讲年
的久远故事，一家家的甜蜜扎着堆儿。
有孩子被窗外异乡炮仗的呼啸和远处装
潢的红艳所吸引，父亲则饶有兴致地微
笑着。那微笑像极了她的老兵爸爸。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巧的是，她和老兵爸爸都会在坐火

车时感念万分，尤其是在这趟迎来送往
的列车上——以前迎来爸爸，现在送来
她。时光列车是一场迎来送往，爱与被
爱是铁轨两旁掠起的动人色彩。爸爸目
送她长大，她目送爸爸衰老，一场场目
送，时光的确不着痕迹。

她记得，上军校时第一次出远门，独
自坐上火车，爸爸让她每到一站给他发
消息报平安。虽然按要求做了，但她无
法理解。那次火车走了一个晚上，他近
乎整夜没睡，直到她安全到校。

后来回到家，在他钱包夹层里，她看
到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抄着那趟绿
皮车的路线和时刻。纸上深深的折痕，
折得她心里生疼——不知爸爸熨展开多
少遍，凝视过多少次。那时网络还不通
达，爸爸就攥着一张纸，费事地到家乡车
站售票处，横横斜斜记下了车次各站点
和时刻……

上次离家，爸爸从瘪瘪的钱包捻出
几张票子塞给她，颤颤地说，穷家富路。

她推却着，在拉扯间，看到他钱包里夹着
一张自己儿时的照片。忽而她不作声
了，转过脸去，泪旋即涌上。

可她那时还不知道，爸爸背影厚实
如山，心思却柔软如水。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延续。
车窗外家乡的轮廓渐渐清晰，直至

月台映入眼帘。等待是场盛大的延续，
而爸爸早已按照她信息上所说的车厢和
座位大概确定了等待的位置。车停稳
后，没费什么事，爸爸就在她不住张望
时，不动声色地出现在车窗外。

她本想在车下和爸爸说声珍重，可
爸爸怕领导和战友们看到说她娇气，信
息上提前嘱咐她别下车。她就瞒着战
友，透过窗子和爸爸的目光悄然相接。
爸爸穿着颜色显眼的老式军大衣，望向
她，静静地，像一尊风烛残年的雕塑。面
庞牢牢倚在窗口，她想离爸爸再近一
点。凝视着爸爸的模样，她要一笔一画
地刻进心里。

汽笛匆匆嘶鸣，在车动起来的刹那，
爸爸嘴乍然微张，又仿佛没动。她眼皮
猛眨，稀释着泪液。偌大的站台，眼里只
剩下爸爸，光影侵蚀着他佝偻的身板，他
却无力反抗。

站牌渐渐后退，她紧紧咬着下唇，隔
着玻璃，与爸爸互相目送，直到列车将他
的影子彻底抛向远方的故乡。

车轮的“咣当”声如锤子般捶着心
房，她双手埋进发丝里，头低得沉沉。
泪光模糊中，爸爸的眼神浮现，即使他
眼中有了荫翳，可望向她时，双眸总是
粲粲如星。

终于，在那一刻，她实实在在地洞悉
了爸爸的爱。她知道，爱不会轻易在表
面出没，它只是喜爱栖息在细节里，从来
都绵密而厚实。她知道，爱自己的人会
走自己走过的路，坐自己坐过的车，看自
己看过的风景。这一路，父亲总会在自
己身后——她，都知道。

她
，都
知
道

■
冯

斌

正午的士兵林里，蝉鸣声响成了一
锅粥，本来心绪不宁的上士刘战更加烦
躁。当他恼怒地抬起头时，从枝叶缝隙
透过来的强光，像锥子一样扎得他眼睛
生疼。

连长明明知道我想啥，咋还硬把组
训特战队员的重任交给我呢？刘战拧着
眉头，像捧着烫手的山芋。就在这时，刘
战听到脚步声，直觉告诉他，准是连长来
了。新兵时，他们曾是铺挨铺的战友。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连长露出“果

然不出所料”的神色，一屁股坐下来。
他该把话题由士兵林引到“不能有船

到码头车到站”上了，刘战把“未卜先知”
的表情写在脸上。“当年咱俩栽的小松树
已长成栋梁了。”果不其然，刘战转了一下
眼珠，决定将计就计：“成材了也就完成了
使命，它会因没辱使命而心无遗憾了。”
“是啊，它们或许该伐掉了，以另一

种形式延续生命。”
听到连长的话，他并不想兜圈子，于

是说：“年底就该轮到我脱掉心爱的军装
了，我的未来去向也基本有眉目了。”
“参加警察招考，你是手拿把掐。”连

长的目光里透着不容怀疑的赞许。
不能顺着连长的话头往下捋，得往

他“心病”上捅。于是刘战又说：“想当
初，如果你不一心二用，第一次考军校说
不定就考上了，那样能早毕业两年，也省
得这时为走与留犯核计了。”

连长是参加了三次军校考试才如愿

以偿的。刘战一直佩服他这锲而不舍的
劲儿，现在却把它当成攻击他的锐器。
可效果跟刘战预想的大相径庭，连长脸
上写满自豪：“我为保卫祖国来当兵，如
果我在训练时偷工减料，就算考上军校，
军事素质不行，当干部能称职吗？至于
年底进退去留，我不是没想过，但进退去
留的事由组织定，怎么干应该由我自己
做主。军官若只为军衔而干，世间便再
无战将；就是站最后一班岗，也要站得惊
天动地。”

刘战的“撒手锏”用完了，情急之下，
只得亮出底牌：“在军营所剩不多的日子
里，我只想养精蓄锐，等到了新单位好甩
开膀子大干一场。”

连长像没听懂他的话，自顾自地问：
“你说长城有几种？”这么小儿科的问题
还用问？就两种嘛，一种是看得见的长

城，一种是看不见的长城。刘战不屑地
瞅瞅连长。
“如果看得见的长城坏损坍塌，能修

补好；如果是血肉筑起的长城出了毛病，
可就难了。古人说‘天下虽安，忘战必
危。’正因为我们的血肉长城固若金汤，
几十年来才没有战事啊！”

连长这番话显然是开导他的，不知怎
的，不但没让他反感，还让他若有所思。

蝉仍像先前卖力地叫着，此时在他
听来，却好似进军的号角。他张了张嘴，
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连长并不等他说
什么，起身拍拍屁股说：“不跟你磨牙了，
我还要去熟悉一下教案。”

连长走了，刘战醒了。作为一名老
兵，他曾是全旅战士的标杆，咋会鬼使神
差有了不思进取的想法呢？他的脸不由
自主地红了。

夏天一切都在生长，一切都在发声，
可有一种生长是独一无二的，有一种声
音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生长，是让不倒
的长城更加坚固；这种声音，是向捍卫和
平发出的呐喊。

刘战一个鲤鱼打挺，没顾上拍打屁
股上的尘土，便向着连长的背影轻快地
跑去了……

蝉鸣士兵林
■韩 光

我的春天我的梦（中国画） 曾迎春作

草原上青草正在疯长。肖云飞收起
母亲的来信，心事也跟青草一样疯长。

母亲替他相看过镇中学的女老师
许佳惠，催他早点回家相亲。

草原上耸立着一根根漆黑的电线
杆，电话线紧紧地系着它们的肩膀，像兄
弟一样手挽手、肩并肩。雨季还没到来，
但草原上已连续下过三场小雨。肖云飞
逐个察看电线杆，生怕漏掉丝毫隐患。
这条军用电话线南通北京，北连哈尔滨，
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王强爬到一根电
线杆顶上，拧紧一个松弛的螺丝，抬头望
着远方，惊奇地大喊：“班长，远处有个蒙
古包，还有羊群朝咱们走过来了。”

羊群行进的速度很快，冲在前面的
是条黑色牧羊犬，看见肖云飞和王强，仰
头朝他们“汪汪”，牧羊女连忙甩响手里
的皮鞭……女孩戴着精美的头饰，上面
系着五颜六色的挂串，每条挂串下系着
一个小铃铛。她的双眸波光荡漾，像微
风吹过的两潭清水。肖云飞脸颊绯红，
忙向她介绍：“这是我们班今年刚来的新
兵王强。”王强好奇地问：“班长，你们认
识？”肖云飞忙说：“她叫乌兰其其格，去
年夏天，她们全家就在这里放牧。”

草原上又落下一场大雨，蒙古包和
蘑菇一起从草丛中长出来。肖云飞看
见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飘来飘去，牛群
和羊群一会儿变成一团团火焰，一会儿
变成一朵朵白云，偶尔还能听到乌兰其
其格清脆的鞭子声，她头饰上的挂串一
直在他眼前飘荡，那些悦耳的铃声也一
直在他耳边回荡。母亲又来信催他回
去相亲，他回信告诉母亲：“雨季将至，
不能请假，暂不相亲。”

雨季说来就来了。草原上的青草
在疯长，蘑菇在疯长，牛羊也在疯长。
肖云飞惦记线路安全，每天带着战士巡
线。这天，他看见乌兰其其格站在远处

的水泡子旁边焦急地召唤什么，赶紧带
着王强走过去。乌兰其其格说，小羊陷
泥里了。王强撂下手里的东西准备去
救羊。肖云飞忙拦住说：“你下去也得
陷进去，去找根木棍，把电线拴在我腰
上，你在岸上帮忙。”

肖云飞慢慢走近小羊，把它从泥潭
里抱起来，一步一挪地走回岸边……

雨季的草原，说变就变。刚刚还风
和日丽，转眼就狂风大作。乌兰其其格
把羊群赶回羊圈，正打算钻进蒙古包喝
杯奶茶，看见狂风撕扯着远处的电话线，
一颗心就跟着电话线摇摆不定。这么大
的狂风，暴雨很快就会跟过来，肖云飞他
们肯定会淋成落汤鸡。远处的电话线在
她心里越摆越剧烈，她的心悬在了半
空。一道闪电撕开乌云，一阵滚雷在电
话线上空炸响，她眼睁睁地看着狂风“砰”
地刮断电话线，她的心也“怦怦”地飞向了
远方。风里裹着硕大的雨滴抽在脸上，
她终于看见远处有两个黑点顺着电线杆
子狂奔。她看见他们拽着电话线，每人
捧着一部维修单机分头喊叫着。她急忙
跑进蒙古包，取出自己新买的红头巾扎
住一头美丽的长发，顶着风雨向他们猛
跑过去。肖云飞看见她跑得上气不接下
气，忙问：“羊群跑丢了？”她使劲摇着头。
“那你跑来干啥？”“我来给你们帮忙。”

肖云飞先用维修单机和总机单向通
话，领导要求他们火速抢通线路，上级马
上下达重要指示。更换一条电话线需要
很长时间，他看见王强正准备爬电线杆，
赶紧喊他：“强子，我们先把电话线连上，
你快呼叫总机，等上级下过指示，咱们再
更换电话线。”王强赶紧把手里的电话线
拽过来，肖云飞与乌兰其其格几乎同时把
手伸过去……风越刮越大，雨越下越大。

肖云飞和乌兰其其格的手紧握住临
时接通的电话线，他们就像两尊雕塑耸
立在辽阔的草原上，暴雨打湿了乌兰其
其格的眼睫毛，狂风猛地把她头上的红
头巾吹向天空，她仍站在那里纹丝不
动。红头巾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在肖云
飞眼前不停地飞舞。

飞翔的红头巾
■刘洪林

军营纪事

每段记忆，都气壮山河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